房谟传

   房谟字敬放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少淳厚，虽无造次能，而沈深内敏。正光末，历位昌平、代郡太守，所在著廉惠。神武①入洛，再迁颍川太守。时军国未宁，征发烦速，至有数使同征一物，公私劳扰。谟请事遣一使，下自催勒，朝廷从之。征为丞相右长史，以清直甚被赏遇。谟悉心尽力，知无不为。前后赐其奴婢，率多免放，神武后赐其生口，多黥面为房字而付之。未几，出为兖州刺史。谟选用廉清，广布恩信，傣属守令，有犯必知，虽号细密，百姓安之。转徐州刺史。先是，当州兵皆僚佐驱使，饥寒死病，动至千数。谟至，皆加检勒，不令烦扰，以休假番代洗沐，督察主司，亲自检视。又使佣赁，令作衣服，终岁还家，无不温饱，全济甚多。时梁、魏和好，使人入其界者，咸称叹之。神武与诸州刺史书，叙谟清能，以为劝励。谟曾启神武，以天下未宁，宜降婚勋将，收将士心，深见纳。魏朝以河南数州，乡俗绢滥，退绢一疋②，征钱三百，人庶苦之。谟乃表请钱绢两受，任人所乐，朝廷从之。征拜侍中，监国史。谟无他材学，每求退身，不许。以子子远罪，解官。后任晋州刺史，摄南汾州事。先时境接西魏，土人多受其官，为之防守。至是，酋长、镇将及都督、守、令前后降附者三百余人，谟抚接殷勤，人乐为用。爰及深险胡夷，咸来归服。谟常以己禄物，充其饷赍。西魏惧，乃增置城戍。慕义者，自相纠合，击破之。自是龙门已北，西魏戍皆平。卒于州，州府相帅赠物及车牛，妻子遵其遗志，拒而不纳。谟寡嗜欲，贞白自守，是以世称清白。赠司空，谥曰文惠。 

   （选自《北史 列传第四十三》，有删改） 

   ［注］①神武：即高欢，北魏(魏朝)大丞相，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；北魏分为东、西魏后，掌握东魏的军政大权；死后被其孙北齐后主追谥为神武皇帝。②疋：同“匹”。 

   译文：房谟字敬放，河南洛阳人。他从小真淳敦厚，虽然没有异于常人的才能，却深沉内秀。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，他历任昌平、代郡的太守，都以廉洁惠民著称。神武帝高欢进入京城洛阳，房谟两次升迁为颍川太守。当时军国多事，很不安宁，向百姓征调既多又快，以至出现几个人来征收同一样物品的情况，官府和百姓都受到骚扰。房谟请求每一样赋税只派一个使者，让下面催征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朝廷命他为丞相右长史，他因清廉正直而被长官知遇。房谟尽职尽责，凡是自己认为该办的事情，无不尽力去办。朝廷前后赏赐给他的奴仆，他大多都将他们放还。高欢后来赐给他的人口，都先在脸上刺上房字再送给他。不久，他出任为兖州刺史。他选用清廉的官吏，广泛地向官吏和百姓施行恩惠，树立威信。下属和各州县的守令犯了过失，他都会知道，那些再细小隐蔽的事情也瞒不过他，百姓们都能安居乐业。房谟又转任为徐州刺史。原先，州兵都被僚佐们随意驱使，忍饥受冻和生病死去的，经常有一千多人。房谟上任后，对此加以检查约束，不让地方官吏任意役使他们，让他们轮流休假、洗澡。他催促主司们亲自检查看望他们。又给他们雇佣工匠做衣服，年终允许他们回去探家，将士们无不暖衣饱食，被周全救济的人很多。这时，梁魏通好，梁的使者进入他管辖的区域，都赞叹不已。高欢写给各州刺史的书信中，都叙述房谟清廉能干，把（他）作为典范劝勉激励各州刺史。房谟曾启奏高欢，认为天下仍不宁静，应给有功勋的将领赐赠婚姻，以笼络他们，建议被采纳。东魏因黄河南边的几个州乡间征收绸绢的情况太滥，规定退掉一匹绢，征收三百钱，老百姓深受其苦。房谟于是上表请求朝廷，钱和绢都可以接受，任凭老百姓上交自己所乐意交的东西，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朝廷将他征调到朝中任侍中，监修国史。他没有这方面的才学，常常请求辞去这个官职，未被允许。因为儿子房子远的罪过，他被免去官职。后来任晋州刺史，代理南汾州的政务。早先这里与西魏接壤，西魏的读书人大多被封为官职，作为防守的力量。房谟任晋州刺史后，西魏的酋长、镇将，以及都督、太守、县令，前后降附的有三百多人。房谟对他们安抚接待得十分周到，人人都乐于为他效命。就是地处偏远险峻的胡人，全都前来归顺。房谟常常拿出自己的俸禄和家里的东西奖赏和馈赠给他们。西魏对此很是恐惧，又增加了防守的据点。仰慕房谟的义士们自动组织起来，将这些据点打破。从此，龙门以北，西魏戍守的堡垒都被扫平。他死在晋州刺史任上，州府中的将领们赠送的物品以及车和牛，妻子都遵照他的遗嘱，拒绝接收。房谟很少有个人的嗜好和欲望，廉洁清白，平常生活不依靠官俸，所以，世人都说他清白。朝廷追赠他为司空，谥号文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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